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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剧中的舞蹈对戏剧情节的推动作用

——创作实践思考

江小飞

广州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广州粤艺传习所）　广东广州　510091

摘　要：音乐剧，作为集音乐、舞蹈、戏剧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以其独特魅力和广泛受众，享誉全球。在音乐剧中，

舞蹈不仅是娱乐元素，更是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的关键力量。尽管音乐常被视为音乐剧的灵魂，但舞蹈以其肢体语言和视

觉冲击力，在连接情节、深化主题、表达情感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舞蹈与剧本、音乐共同构建起音乐剧的“三角叙事体”，

通过符号系统将戏剧情节和人物内心世界外化为可视化动态，引发观众共鸣。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舞蹈的作用常被低估。

本文旨在探讨舞蹈如何以其独特艺术魅力，成为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并揭示其在音乐剧中的叙事功能，为音乐

剧的创作与发展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音乐剧；舞蹈；戏剧情节；创作实践

引言

音乐剧作为一种融合了音乐、舞蹈与戏剧的综合艺术

形式，自诞生以来便与舞蹈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舞蹈在音

乐剧中不仅承载着娱乐与观赏的功能，更在推动戏剧情节发

展、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旨在探

讨舞蹈在音乐剧中的具体作用，分析其如何通过独特的艺术

表现力推动情节发展，并强调编导在其中的重要性。

1 舞动叙事，音乐剧中舞蹈的肢体符号与视觉革命

众所周知，音乐剧是一种艺术风格轻快，娱乐性，观

赏性很强且注重商业化的艺术剧种。音乐在音乐剧中的灵魂

地位是不容质疑的，在音乐剧的综合艺术构架中，舞蹈并非

是音乐与戏剧的附庸，而应该是与剧本、音乐构成音乐剧中

的“三角叙事体”，所以说舞蹈应该也是音乐剧的另一大支

柱。但往往在我们的实践创作中常常会被忽略并被轻视。舞

蹈伴随着人类进化成为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记录，同时也就成

为了人类宣泄积蓄情感的媒介和表达手段之一。既然舞蹈和

人类的活动以及情感有了关系，于是也就和人类的各种活动

有了关系，同时和各种艺术形式也就产生了关联。早在我因

古代就有“言之不足，则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則长歌之：

长歌之不足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古人对舞蹈

艺术也有了一定的推崇和见解。而作为 20 世纪一种独特的

文化现象的音乐剧，在它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从其诞生就

和舞蹈艺术有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缘了。可以说从

《俄克拉荷马》的“梦之舞”开始，舞蹈便突破了歌舞杂耍

的娱乐属性——当阿多与劳瑞在梦境中以芭蕾舞步缠绕时，

那踢踏着的节奏与足尖的旋转实则就演绎着“现实与潜意识

的”双重叙事了，这种叙事的扩容使舞蹈就此获得了“动作

文本”的独特地位，因为肢体的系列符号通过编舞者的编舞

语法构成与文本台词、音乐旋律平行的叙事线。舞蹈艺术也

作为一种肢体符号，犹如一股源源不断的清泉给予音乐剧新

的活力和展现空向，同时也成了音乐剧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

的手段之一。看过一些音乐剧的观众都会将之理解为“歌，

舞，剧三者并用”，如同戏曲中的“唱念做打〞一般缺一不可。

而音乐剧的舞蹈就成为了剧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样式。那洋溢

青春活力，动感十足的舞蹈语汇以及眼花缭乱，狂放热烈的

舞蹈场面，常常能带给观众以强烈震撼的视觉审美感受。

2 舞叙共生、音乐剧内核

既然是以 “歌舞演故事”，那其中的歌或舞便要以故

事来作为其演绎的核心。同时所有的词汇和形式的表現都要

为剧情来服务。抛开各种舞蹈的形式和流派先不谈，在音乐

剧中，运用舞蹈的形体语言，来推进戏剧情节的发展，表現

人物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形成一个独立的舞蹈段落场面，从

而使舞蹈的段落或者场面具有非常强的戏剧性。舞蹈作为音

乐剧中的一种身体的符号，那么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在此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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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解释力，舞蹈动作同时具备“像似符号”、“指示符号”

与“规约符号”的三重属性，而如何使舞蹈场面与戏剧情节

的发展融合并统一，那么这就是创作者在音乐剧的创作中首

先要考量并思考的一个问题。《妈妈咪啊》中，女主人公和

三个男主人公（曾经的恋人）更是使得肢体符号的得到了充

分的运用，剧中每一个男主人公此前年轻青春时，都曾和女

主角有过一份短暂或难忘的恋情，也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分

开。但若干年后，因为各自收到这个不曾谋面的“女儿”的

一封信件后，便带着各自的疑问又回到了年轻时生活过的地

方，而这场见面，就成为了剧中一个极为戏剧性的见面场景，

也注定了这场见面，既不能四人坐在一起谈又要各自回避，

而包袱总还是要抖开的，创作者巧妙的将之处理为一个狂

欢舞会的场景，这个场景同时也是一个群体的符号，角色们

在这个场景中，同时又会在现在时切换到 70 年代他们年轻

的那个时刻，在热烈群情的群舞中四个人戏剧性的出现了。

既符合了现实所需，又符合了情节所需，而这场舞蹈场景的

戏剧性也在这里显示出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群舞的肢体

符号语汇运用也是非常之独到合理，所有的舞蹈语汇既符合

了 70 年代的故事虚化的环境，又将现实发生巧妙的结合在

了一起，并将每个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和曾经无奈的内心表

达，也恰倒好处的甚至可以说淋海尽致的表达出来。同时又

推进了情节的发展，观众也在这份幽默激情的演绎当中接受

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的设计。音乐剧《芝加哥》中的监狱探

戈，以椅子为核心的符号，舞者将椅子翻转成”审判席”，

用椅腿敲击地面的节奏对应证词的顿挫；维尔玛单腿单腿钩

住椅背旋转时，椅子成为男性权力的具象化载体，这种道具

舞蹈的叙事智慧在于，将法律审判的抽象概念转换成为了可

感知的可视化的肢体互动。看来如何将这一情节的戏剧性链

条以及戏剧人物的行为转化为行为动作，如何使戏剧中的情

节具有可舞性并将这一内心动机最终提炼成为可视性的动

态和转化为艺术化的处理是尤为关健的，更是创作者需要具

备的能力。

3 舞叙共生、舞台革命

本人曾在广州歌舞剧院推出的音乐剧《星》的创作中曾

担任过舞蹈编导，从那时的创作中有了对于音乐剧的一些创

作的经验和心得，也使得我在以后的舞台剧的导演生涯中，

最为注重舞蹈与戏剧关系的处理和要求。在音乐剧《星》的

创作中，我曾经历了十三稿不断的推翻与重建的修改最终才

定稿后的懵懂，现在想想就是为了寻找到便衣警察的肢体符

号的准确性，从通常认为的神秘中的认知，直到最终找到了

人物定位的肢体符号，刻画出亦如常人外表下的警觉果敢的

人物特点，特别是常年在外保家安民的职业化待点，并在群

体便衣警察（群舞者）和男主角的舞段中并安排了看城市分

布图，分配任务的小细节，同时增强了人物和舞段的鮮活性。

在最后一段阳光主题《守护美丽》的排练时，不仅仅是创作

进入状态，更是对舞蹈在情节中如何建构并展开，既将剧情

贯穿始终，又将舞蹈场面和语汇做到了准确，既将场面的设

计与剧情有了内在联系又没有使得戏剧场景的设计上不再

显得画蛇添足，同时起到剧情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別是在

阳光和犯罪分子在做最后较量时的前一场戏，导演最后也是

想通过一个近似生活化的场面将剧情推到一个紧张的层面，

同时编剧在剧本中描写男主人公面对爱情，职责以及理想的

一个更高层面的推进。

此段戏剧的重要性和剧情展开的重要性也是推动全剧

走向剧情高潮的一个段落，我在分析剧情后将群舞设置在夜

色中悄悄包围目标，并为作战前夕的整装待发以喻示人民警

察之警威神圣不可侵犯。男主人公作为一队之长在队伍中做

着包围前的检查准备工作以及鼓舞士气的表演，随既男主人

公和舞者又穿梭于楼群之间。在实的环境与虚的环境相结合

中，舞蹈的表现空向也就随之拓宽。前面所做的一切铺垫都

是为男主人公在面对犯分子用炸药作威胁时临危不惧，以及

男主人公为职责为人民的安危所做的最后选择。在男主人公

抉择的戏段之前，我还待意安排了他与队友抢枪的男子双人

舞段，以及队友与男主人公之间争先恐后要进入匪巢的最后

表达，虽然章节和篇幅在剧情的展现中显得非常之短小，但

这对男主人公的人物刻画却是显得尤为之重要，它使得情节

在紧张之中更为真实，也使得主要角色的人格魅力得到了深

化，同时也使得情节更为紧张跌宕，让观者和演者都感受到

戏剧张力的视觉满足感和身在其境的情绪释放感。舞蹈是在

为人物的丰满上以及剧情推进的发展上，通过这些舞蹈而不

断地去对人物的刻画，并抓住有限的时间和情节段落去做足

人物形象上的文章。这与开排的第一段落《字护美丽）时的

懵懂有了质的不同，最初除了对人物的定位，以及对整个剧

情的定位还没有深层的认知以外，虽然在创作前也做了很多

的设计和铺垫。但这个段落是男主人公在这个剧中的第一个

亮相段落，既有群体者的男声合唱，又有男主人阳光的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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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段落，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作曲家把合唱部分定位为

行进且动态的音乐处理形式，而男主人公独唱部分为抒情性

段落的铺排，作曲是有音乐结构上的想法的，而我在排了第

二稿后就开始遇到了难点，总也抓不佳群舞形象和人物之间

的关系，以及表现的准确度和人物的情感性，甚至不断地开

始怀疑起自己是否有编创音乐剧舞蹈的能力。没有找到准确

的人物身体符号，就缺乏与戏剧情节的内在联系，更何谈对

戏剧情节有推动作用？在仔细分折和与总导演的交流中，我

开始意识到我之前所排出来的动作元素和舞段都忽略了舞

蹈与人物以及与剧情的内在联系，如果所排的动作段落和人

物以及情节没有任何联系，同时所排出的舞蹈又进入了非戏

剧化的处理误区，而仅仅面只是为了好看，为了舞而舞又和

晚会的伴舞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我开始了边试排边思考同

时寻找与剧情相关的语汇符号，并在语汇符号上重新定位，

只为找到最恰当的表现方式和对情节有推动作用的人物身

体符号语汇和场景呈现方式，最终，我找到了与人物贴切，

与剧情融合的表达契合的语言符号和表现方式。

除了与剧情表达契合外，更应该思考并说一说跨文化

语境下的舞蹈叙事中，在西方音乐剧中的“抽象表现主义”

路径中的心理现实主义的肢体表达。如《吉屋出租》中的“圣

诞夜群舞”以街舞 Breaking 的地板动作表现流浪者生存状态，

舞者用头转动作模拟硬币落地的轨迹，身体波浪纹对应寒风

中的颤抖这种将社会议题肢体化编舞，使舞蹈成为一种身体

社会学的叙事载体，以及《汉弥尔顿》突破传统舞蹈语汇，

将嘻哈街舞与殖民历史并置，当华盛顿以锁舞动作签署《独

立宣言》时，POPPing 的肌肉震动转化为历史抉择的心理震

颤，谈到这里，又使得我又想起音乐剧《西区故事》中，创

作者将剧中的人物，群体舞者的个性特点的选择和定位以

及为把移民青年的心理状态和内心情感都准确的刻画出来。

而我在阳光的抒情主题中将阳光的抒情段落的内心潜台词

转换成为了阳光对队友安慰和与队友的交谈的设置，使编排

和场景的设置恰到好处，也与剧情的情节以及人物情感有机

的结合起来，而群体舞者也有了各自内心的潜台词，不自觉

地就参与到与剧情有关的表演之中。那么，作为音乐剧中编

舞创作，对于编舞的盲目好看的认知，到舞段和场景的铺排

有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更要学会每一个段落都服从于整体构

架，并将音乐剧舞蹈符号的运用和音乐结合得相得益彰，同

时也能将舞蹈巧妙的运用使之成为戏剧情节发展中的重要

手段之一，看来是需要编导在剧情和人物上反复推設，反复

琢磨并长时间不断实践和磨练以及不断的否定加尝试中，才

能够使得自己的创作得到一定进步。

音乐剧作为舞台戏剧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它在近

百年的进程中也经历了多次的改变和创作手段的飞跃，但是

不管其如何发展，如何的改变延伸，以及从一切既有的模式

定律和理念里所改变为新的模式和理念，但只要是它还存在

于舞合上，还要引得观众为人物的情感和命运而怜惜恐叹，

还要引得观众为场面的震撼而疯狂激情。还要引得观众为美

妙而赞叹折服，只要是音乐剧还在，那么舞蹈就需要存在于

人物和情节的铺排中，就要具有对剧情有推动作用，更要在

充分运用舞蹈作为肢体符号语汇的所长中发挥它所具有的

与生俱来的戏剧功能。

4 结束语

舞蹈作为音乐剧中的重要元素，其独特的肢体语言和

符号化动作不仅丰富了舞台表现形式，更在推动戏剧情节、

表现人物冲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编导的精心编排

与设计，使得舞蹈与剧情紧密结合，共同构建出引人入胜的

音乐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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